
1. 我是石瑞仁

旁白：策展人石瑞仁，身懷藝術推廣使命，1997 年策劃臺北縣美展「河
流－新亞洲藝術．台北對話」，集豐富的策展歷練與教育經驗於一身，帶來
不同於藝術創作者的觀點。

我是石瑞仁，我是在 1989 年進入臺北市立美術館擔任展覽組長，然後一直
到 92 年，當時是副研究員，後來我離開美術館，就開始從事藝術評論跟藝
術策展這兩個工作；然後我又回到新竹教育大學教書，因為我之前教過十幾
年的小學，所以去竹師也是等於回到我原來的師範教育體系。接著我又到了
北藝大，去北藝大就進入兩個系統，一個就是剛剛講的藝術教育，因為我在
師資培育中心；另外一個就是兼關渡美術館的館長，所以就是又回到我本來
在美術館藝術行政或是在美術館這個體系，等於雙管齊下。當了一任（關渡
美術館館長）之後就是去台北當代藝術館，那時候本來是當代藝術基金會，
在經營七年合約期滿以後，又回到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當
時就邀我去兼任館長，雖然是館長，但我們當時是叫做執行總監。後來我就
學校退休，當代藝術館的館長也跟著卸任，現在我是在嘉義做文創，文創基
本上又是另外一個領域，希望也是循著之前在當代館的歷史，用藝術去活化
一個園區，活化一個社區。

2. 1990 年代體制內外

接下來談一下 1990 年代臺灣整個藝術創作氛圍跟環境。藝術創作最後就是要
發表嘛，所以以前就是說因為我自己不是做創作，我是做展覽策畫，所以當
然我們就是以創作、以藝術家為我們的核心內容，但是最後是以社會大眾為
我們訴求的目標。剛剛提到我在 1989 年進入北美館擔任展覽組長，那是一
個蠻歷史性的關鍵時刻，因為臺灣剛剛解嚴，我又剛好進入這個美術館，美
術館當時就是從某方面來說談環境，一個就是體制、一個就是體制外，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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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深藝評及策展人，現任新嘉文創藝術總監。1989-92 擔任臺北美術
館展覽組組長時，成功爭取在館內增闢「前衛與實驗空間」，展出前衛裝
置、新媒體、行為及觀念展項；2004 擔任關渡美術館館長後，啟動了以青
年藝術家為主軸的「勁秀系列」展及主題策劃展；2008-2016 年間擔任台
北當代藝術館館長，致力串連整合產官學各方人力及資源，為當代館輻射出
最大的藝術能量及社會能見度。



館是很典型的體制，甚至是一個最大的體制，當時臺灣的藝文機構一個是故
宮、一個就是歷史博物館，再來就是北美館。故宮、歷史博物館處理的是傳
統的東西，北美館當時是一個新建的，1983 年才開館，又加上解嚴，所以它
面臨一個新時代來臨，及「美術館可以做些什麼？」這樣的一個命題。

在北美館當時我們自己辦了幾個重大的展覽，一個就是競賽展，都是以雙年
展的形式；一個就是 ｢ 新展望 ｣1。｢ 新展望 ｣ 其實是以傳統的、過去的美術
展，變成了繪畫新展望，另外一個就是雕塑展，然後再另外一個就是水墨。
等於 ｢ 新展望 ｣ 如果代表西方、西化這個系統，水墨代表國畫這個系統，雕
塑代表立體創作，這三個在北美館都希望是走新的方向，我們要怎麼開創一
個號稱亞洲最大的美術館、一個號稱新時代來臨的美術館。當時我進去的時
候，我在展覽組。其實我們展覽組有很多優秀的同仁，我們現在台面上看到
的很多獨立策展人，甚至已經是去做館長，像賴瑛瑛、賴香伶、張元茜等，
當時都是展覽組的組員，所以我在那邊當展覽組長，其實是帶著這群很優秀
的同仁就一起去打造這個館。像當時剛剛講除了三大競賽展，國內重要的藝
術家大概也都從那裡出來，都是參加這些比賽得獎出來的，他們也重視說臺
灣終於有一個現代美術館，這個美術館終於重視現代藝術。

其實當時大家對美術館辦的展覽都在問：「這裡展的是什麼？」因為當時相
較於過去國內民眾看到的展覽，在北美館出現的展覽作品確實都是比較新，
確實比較難懂。所以我們在那裡就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除了服務藝術家把
展覽好好做起來，另外一個就是開始去怎麼樣把展覽行銷，就是說推薦給社
會大眾。當時我在當展覽組長開始推導覽制度，甚至培訓我們現場的解說
員，甚至發行導覽手冊，這是我們後來在當代藝術館做的很重要的就是所有
展覽都要結合藝術教育。所以我當時也自己在我們的館刊寫過一些文章，都
是在談美術館的角色，或是說像剛剛講到美術館辦水墨展那個例子，美術館
自己訂題目讓藝術家創作是不是一件好事？當時我也在質疑這件事，因為我
覺得創作是藝術家的事，美術館應該是比較站在後面體制內，以北美館的例
子，我們也在思考怎麼樣把美術館做好，做好當然是雙向，一個就是展覽，
一個是教育，雖然我不是教育推廣組長，這我覺得很重要，所以當時我自己
也試著針對館內一些展覽比較難懂的開始去寫一些文章。

美術館之外，當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在當展覽組長的時候，那時候有
所謂「二號公寓」，大概是 89 年；然後是「伊通公園」前後大概不久就同
時成立，「伊通公園」現在還在，「二號公寓」一開始在遼寧街，後來有搬
了一次，後來就是林森北路（附近）改名字叫「新樂園」。基本上這個都是
所謂的替代空間，當時我雖然是體制內的，但我也幾乎每一檔都去看，甚至
他們基本上都是從國外回來的藝術家，他們除了做展覽也喜歡辦座談會，什
麼我都參加。畫廊那時候也多到三、四百家，像阿波羅一棟大樓裡面從一樓
到八樓幾乎都變成是畫廊。所以當時「藝術殿堂」、「藝術市場」、「替
代空間」，等於三部分都非常的活絡，展覽幾乎是不斷的。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媒體也是捷徑，大概你們也知道，那時候報紙突然變很多，本來只有
三大報，而且每一個報紙都有藝文記者，他們很認真在看展覽、很認真在報

1.	 1983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成立後，以雙年展的形式陸續舉辦了「中國現代繪畫新展望」
（1984 年首辦）、「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1985 首辦）、「中華民國抽象水墨展」
（1986 年首辦） ，試圖以臺灣第一座現代美術館的定位，引領臺灣的藝術潮流。由於 ｢ 新
展望 ｣ 競賽展的策略與機制發展，建立與當時方興未艾的臺灣當代藝術界的互動關係，而
「新展望」啟始的美術雙年展，之後陸續更名為「現代美術雙年展」、「臺北雙年展」。

北美館 ｢ 新展望 ｣ 是後來雙年展的起
始源頭（圖／翻拍自刊物）



導，甚至他們有的本來只是報導，後來他們加進自己的看法。我們走過那個
年代、活過那個年代，也是很珍惜那樣一個時刻。從 89 到 92 我在當展覽
組長期間，除了館內的一個轉型的時刻，然後館外也是一個轉變的時刻，我
有實際參與到。

3. 1997 臺北縣美展「河流—新亞洲藝術．台北對話」

現在講這個河流展，河流展 1997 年，我不是第一個策劃河流展的，我是第
三個，第一個是林惺嶽「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第二個是倪再沁「環境藝
術」。我跟倪再沁，或是跟林惺嶽呼應，就是大家用河流來探討，但是倪再
沁跟林惺嶽探討的比較像是環境議題，比方說淡水河的顏色，淡水河髒；我
在談的是比較社會文化議題，因為不同人在臺灣他們是做些什麼，或是不同
人他們在河邊是怎麼討生活，對民眾來講就是讓他們思考。

當時我們把河流就定義為亞洲，找了日本、泰國、菲律賓、越南、大陸到了
香港，加上臺灣，大家都是受河流文化的一個影響，然後河流到最後就流到
大海，大海就把所有東西串連起來這個概念。其實就像現在網路，每個人從
你的手機進到網路，網路就是一個大海，就相通了。所以我們在臺灣當時講
河流，雖然是一個藝術議題，其實上是一個文化交流，今天有一個人跨不過
山，從河流走會走到發現大海，或是大海之後可以發現新大陸，當時在談這
個概念。既然是河流，就要去做串流、串聯，我們當時把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跨到臺北市來跟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跟伊通公園、跟竹圍工作室，就是河
流兩邊的幾個公立跟私人或是替代空間都串聯起來，然後這些國外藝術家來
就在不同地方展，觀眾就要走透透，本身也像在河流裡面流動一樣，在當時
是臺灣第一個這樣走動式的展覽。

國外藝術家來的話，他們也是現地創作；臺北縣文化中心那邊也有很多作
品，陳志誠現在是臺藝大的校長，他當時剛回來也做了一件作品，也是一個
空間，然後用燈、石板塊，在一個空間裡面環繞，去感應環境的議題。當時
做環境、做社會議題、做文化議題的都有，陳志誠的作品是比較有一點迷宮
式、有一點奇幻，用燈像劇場一樣打底，要進入一個布幕裡面去走，但是你
走就會把地板踩破，因為他用的是石膏板，所以變成我們是觀眾、是入侵
者、也是破壞者。旁邊陶亞倫的一條河，就是那時候陶亞倫在玩機油嘛，後
來我朋友他說就一個桶子，機油裡面就噗噗噗長出一根筍子，其實那是一個
刺，就是在講水裡長出來怪物，就是一個河裡不安、不祥的東西，抽象但是

劉時棟、周成樑、陸培麟《流－找到源頭，才有搞頭》，1997。（圖
／石瑞仁提供）

1997 臺北縣美展「河流—新亞洲藝術．台北對話」主視覺。
（圖／石瑞仁提供）



又很具體。

還有帝門，帝門裡面就是顧世勇，顧世勇的作品也蠻有意思，他是把整間弄
暗，然後用大理石切臺灣的板子，然後放水流聲，因為是夏天所以很熱，你
進去貼著大理石板上就很涼快，然後看到屋頂是變成天空星星在閃爍，然後
聽著水流聲，想說臺灣是在水中流，臺灣流到哪裡去這樣，這是在有點國土
論述。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臺灣年輕人作品叫做《流－找到源頭，才有搞頭》，就是
劉時棟、周成樑（還有陸培麟）他們幾個北藝大當時美術系的學生，還沒畢
業，但是他們平常都是登山社的好朋友。這件提案就是他們要找到淡水河源
頭，他們去之前就登山社，每個人背包背了一個這麼大的，我們現在叫公
仔，就小雕塑，就是一個女神「淡水河之母」，是裸體的，一路上護航淡水
河之母，撞爛了，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再做第二代，繼續在河上漂，然後
做第三代，總共做了大概七代。最大的是到板橋時，做了一個充氣的女神，
大概八公尺長，在大漢橋底下放了幾天，然後又拿到關渡大橋底下，準備要
漂流出去。展覽大概一個月，他們溯溪就差不多半個月，溯溪的過程中一路
拍照，紀錄淡水河的環境。每天他們做什麼都有錄影拍照，再送到帝門來同
步播出，伊通也有一個電視（播出）。那時還沒有數位，都是錄影帶，會有
人像電影裡送片子的報馬仔，每天從山上送下來，看他們的最新動態；他們
走到哪裡就在旁邊紮營露宿，所以是個行動藝術、一個錄像藝術、一個集體
創作，然後也是一個環境論述。

4. 策展與公眾議題衝撞

其實所有的展覽都一定會遇到一些問題，要不然就錢的問題、要不然就是技
術性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後來策劃在南投國家藝術村，就是 1999
年叫做國家藝術村（現為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還沒有蓋，要先策劃一個
展覽，那時候是我去策劃，我們從草屯一路上就是沿著公路，不同的點，也
是分散式的。侯俊明是利用草屯的那個入口處有一個文化中心的蓮花池，做
了一件作品（作品名稱為《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其實是在諷刺那
條路就是雙冬檳榔主要道路，雙冬檳榔那一條路就是往雙冬去的，一路上都
是檳榔攤，檳榔攤一定有檳榔西施，檳榔西施都穿得很露。侯俊明做那件作
品就是在荷花池裡面放了一群猛男，半身的泡在水裡好像游泳池，然後都戴
一頂像黑黑的浴帽，遠看是浴帽，近看其實是女生的黑色內褲，就是套在上
面，然後那個內褲把眼睛都遮住，嘴巴又放了一個紅紅的燈在那一閃一閃。
侯俊明自己也寫了一段很有趣，他說：每次回家在路上看到紅色的燈在閃，
以前看到紅色燈要嘛就是消防車、要不然就是救護車、要不然就是警車，就
是叫你走開走開、讓開讓開，可是現在檳榔攤都是叫你過來過來，這裡有好
吃的、這裡有好看的。所以他要說的是，民間文化會常常把禁忌的東西轉換
成商業的、轉換成挑逗的東西。有文化立委看了作品罵道：「侯俊明你這個
東西，丟人現眼！」後來我就特別為這個寫了一篇文章給媒體、給當初去投
訴的那個老師，我說，給你當教材，你今天去市場，一大堆賣胸罩的、賣內
褲的還不是擺得滿堆滿山，你怎麼不覺得怎樣，今天侯俊明買幾件來做作
品，是在提醒檳榔文化的這樣的一個現象，你卻說那個丟人現眼，連立委到
幼稚園老師都這樣想，所以我們的藝術教育就是要從這裡開始。

還有一個藝術家王文志是在牆壁吊很多叫九連環，用竹編的掛著，因為是在
手工藝研究所，竹編就是傳統工藝，常常傳統工藝還在做小房子、小東西，

侯俊明《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1999。（圖／石瑞仁提供）



所以就故意做一個裝置，有點是要跟手工藝研究中心對話說其實竹編可以做
到這麼大型的裝置。可是那個也是怎麼做都掛不起來，王文志想說奇怪每個
地方做都沒問題，為什麼這個地方就掛不起來，後來發現後面是墳墓，他就
興起就去拜一拜，第二天就弄好了，像這些事都很有趣。

5. 對新北市美術館的期許

以新北市來講，曾經那麼風起雲湧的時代，是個領頭羊，現在要蓋一個新的
美術館，可以想想看現在到處臺灣都在蓋美術館，新北市這個美術館應該也
是肯定不小，怎麼樣延伸過去曾經創造的一個歷史，再創一個歷史；尤其
現在進入一個全臺灣都是美術館（的時代），我們剛剛講北美館 1983 年成
立，國美館 1989，高美館好像 1994，那時候大家說臺灣進入美術館時代，
可是那時候就是三大美術館而已，現在則是各縣市都有美術館，桃園也在
蓋、新北也在蓋，連屏東都有美術館，所以另外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新美術館
時代要來臨。

新北市應該是臺灣最大的一個行政區域，以人口來講，新北市的美術館現在
又是全新的一個館所，它旁邊有原來已經很有口碑的陶博館，旁邊是河川地
帶，所以可以從館舍結合鶯歌的在地歷史人文、結合環境，做成一個整合室
內跟戶外、整合所謂殿堂跟整個文化場域的概念這個也是姍姍來遲，因為過
去就只有文化中心，陶博館當初算是一個亮點，連那個建築本身都得到建築
首獎，當時是靠策劃展的概念，用比較活絡的方式及展覽來創造議題。現在
有館所的話，也擔心展覽通通都跑到房子裡面去，畢竟以前沒有館所，反而
有的地方做得很活潑。將來可以結合歷史跟未來，有很好的一個館所去把它
的可能性發揮到最大。

新北市美術館示意圖。（圖／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提供）


